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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四諦的第一諦，是為苦諦。本課主要探討的是什麼是苦、眾生如何有苦、生命何以是苦三個基本問題，也就是要說明苦何以是諦—真實不虛的真理。
四諦是以有情眾生為立論根本的教說，所以開宗明義，不由形上學或宇宙論著手，而要分析生命是怎麼一回事。其實，宇宙之存在是有情眾生共業所感，宇宙的現象是由有情眾生的精神活動所主導，宇宙可謂因有情眾生而存在，宇宙是有情眾生的宇宙。
有情眾生自己既為萬象因果的癥結所在，佛法發現問題、探索問題、解決問題，自然是以有情眾生為核心。
苦，是有情眾生最為迫切、最急待解決的困擾，有情眾生一生汲汲營營，為的
不過就是免苦，佛法從這點單刀直入，揭露苦的真相，不但是智慧的勇氣使然，也是因應眾生急需的悲心流露。
2、 本論
1、 由「三受」談苦義
在開始談苦之前，我們不禁要問，究竟什麼是苦？石頭、花草、河流、房屋、桌椅，在人類一般的理解裏，不能說它們有苦，原因在於，這些東西沒有精神活動，沒有情緒反應，除非在騷人墨客的筆下，予以「擬人化」的描寫。那麼什麼東西有苦呢？無疑人是有苦的。貓、狗受到傷害，也會哀鳴，鳥類、魚類被補被捉，還要掙扎；大致說來，凡是有精神活動，有情緒反應，即可歸類為動物的，就有苦。
苦是屬於精神活動的一種，或說感受，或說情緒反應。在五蘊中，是受蘊所攝。精神活動，乃是有情眾生的專利，也只有有情眾生才有苦的感受，所以不論是有機的植物或無機的礦物，是不會感到痛苦的。
世間的一切是相對、相依而成立，要定義苦，也不能不採相對的方式來下定義。與苦相對的是樂。有情眾生的感受，基本上即可分為苦受、樂受，以及相對於苦、樂的不苦不樂受這三類(註一)。苦的感受原不能孤立的存在於世間。
有情眾生的精神活動以愛染為本，以為自我身心及其相對的外境實在，不論其為具體之物或抽象之事理，皆以為是可資佔有與利用的，如是發為身心的行動。有情眾生的精神活動相較於無情之物而言，是主動而不被動，是有心而非無心，是意志的展現，在五蘊裏，所謂「行蘊」者是。有情眾生會「想要」如何如何，或者想要行善，或者想要作惡，或者想要什麼都不想，總之是離不開愛染的。
有情眾生既以主動的意志為本色，可說天生而然的，本來如此的順乎意志去思想與行動。一旦出現某種因素，使其不得不違反其意志思想及行動，這時身心湧起的強烈反應，就是我們稱之為苦的感受。相反地，有情眾生若處在隨順意志的情況中，就有樂的感受：若在此二者之間，不是眾生意志作用處，以為無從佔有或利用者，或者根本停止認識作用，不觸對境界(如熟睡無夢或昏厥)，無法引起情緒反應，則無苦樂的感受。
苦，不論其導因於何，但其一致的情況，即是令有情眾生極不願意又不得不如此如彼。由自己身體引起的痛苦，如老、病、死等，此為「內苦」，由外在環境造成的痛苦，如種種天災、人禍，此為「外苦」。內苦也好外苦也罷，當苦難一來，眾生一律是想動卻動彈不得，想靜卻不得安寧。因此，佛法形容苦的感受為「逼迫」，實在再恰當不過(註二)。
2、 由「三苦」明苦諦
佛教有句話說：「苦海無涯，回頭是岸。」這是將生存比喻為漂流苦海，勸人莫要眷戀紅塵，以苦為樂，早日發心修道，專趣解脫。在一般人的生活經驗裏，人生固然有苦，但也不能否認有樂，對於佛法生命是苦的真義，不能輕易信受，以為佛教既如此否定生命，所以佛教是極其消極的、逃避人生的，沒有勇氣迎接挑戰，追求幸福。
其實，佛教雖有生命是苦的陳述，但是並不否認生命中的確有苦有樂。人的一生之中不能說完全沒有稱心如意的時候，只不過眾生愛染的意念不會中止，不能沒有意志，無法根絕願欲，永遠要順乎意志，遂行願欲，這樣的煎熬逼迫，可說是生命的常態，滿足的快感，則是暫時的非常態。欲望不絕，接踵而來，暫時的滿足，僅是苦中作樂罷了。所以「大智度論」卷十九說，生命實苦，而無實樂，愚癡眾生以小苦為樂；以新苦為樂，樂依苦立，本來是苦(註三)。相較於這有苦有樂的生命，斷絕愛染，離欲而超越苦樂的寂滅境界，才真正值得嚮往。
我們說世間的一切是因緣和合而無常的，隨著業力而變化不斷的，檢視生命，又何嘗不是如此。仔細思量起來，我們的快樂從未永久持續，當引生快樂的條件起變化時，痛苦隨之即來。特別是走到一生的盡頭，由於愛染執著自我的意念太過強烈，真是捨不得又放不下，身苦心苦一時俱至，苦不堪言。佛陀有著名的四無常偈，大意說到眾生在世，一度擁有，終將失去，一度會合，終將分離，包括神鬼在內的眾生，一概沒有生而不死者，國家再怎麼富強，也沒有萬壽無疆而不亡者，連我們居住的地球也終有毀壞的一天(註四)。事實上，甚至太陽、太陽系、銀河系，人類所能探測計算得知的宇宙，都有它的末日。如果眾生本來自覺一無所得，那也罷了，只是既受此身，至少還要愛染執著自我的身心，但一切無常，自覺有得，終必有失，這樣反反覆覆，終究沒有根絕痛苦的時候。
佛教以無法根絕痛苦的基調以面對生命，分析眾生的境遇，一時失意，那當然是苦；一時快樂，但不能不起變化，因此後來必然是苦；生命本身無常，無常是為苦因，所以眾生自己的存在，實在就是最大的苦處。上述第一種境遇，佛法稱之為「苦苦」，即生命此苦的苦中之苦；第二種稱之為「壞苦」，即因美好的人、事、物壞滅所引發的苦；第三種則稱之為「行苦」，即生命中生滅流變的現象本身就是苦。
一般說來，有情眾生的苦受是苦苦，樂受就是壞苦，至於行苦，則是眾生懵然無知、無關痛癢得不苦不樂受。佛說諸行無常，無常故苦(註五)，生命是苦的真義，是為苦諦。
上文略言苦諦的基本觀念，即無常故苦。以我們做為人的立場來談，人生的無常，人生的苦，可謂人人都曾體驗，但非人人都曾深刻思索其背後的積極意義。
接下來就以人類的立場為主軸，分析苦的事實與經驗，由現實情況的觀察中，進一步透視人生是苦的真義。
3、 人生八苦
佛法探討苦諦，依不同解說的需要與方便，而有許多種分類討論的方式。如上一課提到的「內苦」、「外苦」二苦，以及「苦苦」、「壞苦」、「行苦」三苦等。針對人生而談苦，主要談的就是「八苦」。
佛法依人類主要意志作用的對象，也就是人類愛染執著的對象、關懷的對象來加以區分種種感苦的情境，在這些意志作用的地方，我們一旦意志不得遂行，苦痛立刻逼至。我們關懷的對象首先是自己的身心，於是佛法說「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人類是群居的動物，生活在社會群體中，我們尚且關懷同屬人類的其他人，於是佛法說「愛別離苦」、「怨憎會苦」。人類對於自我，對於相對自我以外一切美好的人、事、物，無不起愛貪求，人類尚且關懷滿足欲望的事事物物，於是佛法說「求不得苦」。談完了關懷的對象後，佛法就把觸角回歸關懷者本身，於是發現，以上諸苦，即是關懷者本身的存在及活動之分門別類，其實，一切的苦都可匯歸於人類之生而為人與意志的推行，所以佛法最後歸納說「五蘊熾盛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蘊熾盛，是為八苦。
（1） 有關自我身心的苦得
（2） 1.生苦
（3） 生苦，可分兩種意義說，一是生能引發痛苦，二是生本身即很痛苦(註六)。
（4） 有情眾生之所以在世上受苦，無非是承受業力的果報而出生。一出生，成為五蘊聚合的生命，就不能沒有老、病、死苦，所以生實是苦(註七)。這裏需要順帶一提的是，現生滅除煩惱、得證智慧的解脫者，應是徹底離苦得樂的人，但問題是，難道解脫的聖者無病無痛、長生不老了嗎？我們說世間的一切悉皆無常，存在於世間、落於時間、空間的色身，絕不可能不起變化而沒有衰敗、毀壞，聖者既受父母所生身，身體當然有病，一樣也會衰老，一期業力報盡，也就步入死亡(註八)。其與眾不同之處，則在於此身一死，不再受生，不再輪迴。聖者既一樣會病、會老、會死，那怎麼能說離苦得樂了呢？
（5） 上一課言及，苦是一種感受，有情眾生受到主客觀因素的逼迫，不得遂行意志，於是感到苦。聖者基本上是沒有苦的感受的，所以稱之離苦。聖者現證智慧，徹見一切法緣起而空、毫不可得的實相，絕不會以任何人、事、物為實有而起愛染執著並推行意志。當主客觀逼迫的因素橫至，聖因無愛染故不感逼迫，而沒有一般凡夫所感的苦痛，此即為「身雖苦而心不苦」(註九)。
（6） 至於出生當時所受的苦，至少就我們胎生的有情眾生而言，在住胎期間的將近三百天，不見天日，有如困處牢獄，到了出生時，還要受到產道的收縮壓迫(註十)，甫出生的嬰兒哇哇大哭，未嘗不是受苦的一種表示。這樣說或許大多數人不能信服，因為每個人雖然都有出生的經歷，然大多數的人都沒有出生的記憶。在佛教，依禪定引發神通而得生苦的認知與體驗，不是難事，對一般人而言，只能求諸科技的進步予以證實了。
（7） 2.老苦
（8） 老年的苦，不是仍在青壯年齡的人所能體會，實在是年老的人，才能真正瞭解到其中的苦況。
（9） 在肉體方面，人到了成長極限，便開始走下坡，因此，老人就像不再抽芽發葉的枯木，只好等待毀棄。人老了，身體器官的機能漸趨衰退，活動力和抵抗力都降低，那怕曾經是力能舉鼎的壯漢，一旦年華老去，也會動作遲緩，舉步維艱，力不從心，事事要依靠別人。
（10） 在精神方面，縱然也有人說智慧會隨年齡增長，事實上，體力不濟的同時，精神也會隨之減弱。記憶力差，常常忘記事情，甚至說話講了一半，忘記了接下來要講些什麼。毅力薄弱了，年輕時的決斷和勇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諸般疑慮和膽怯。
所以，人生一切應及早，信佛學佛，更是愈早愈好。有些老人，連阿彌陀佛四個字都唸不來，就是因為六根遲鈍，失去了學習能力。明白這個道理與事實，大家還敢說現在事情忙，沒有時間學佛，等退休後再開始修行也不遲嗎？
3.病苦
人生數十年，或多或少，總不免有生病的時候，只不過身體強壯的人病得少一些，但這種人一生起病來，也是一番苦惱，至於那些長年與藥物為伍的老病人，所受的苦，那就更是說之不盡了。常言道：「健康是最大的財富。」不管心理有病身體有病，日常生活的行動坐臥，都受到影響，甚且一切不得自在。老人因老而力不從心，病人因病而事與願違，有的連最基本的舉手投足、穿衣吃飯，還不能稱心如意，這真是人生的大苦。健康的身心，怎能不是最大的財富呢？
4.死苦
有情眾生貪生未死，天性使然，只要深愛執著的自我步向毀滅，無有不悚然戰慄。即使是那些中是游手好閒，不務正業，以致危害社會，無惡不作的人，即對社會毫無貢獻，也對家庭不負責任，對自己的健康和前途更不知珍惜，然而，對於死亡，他們卻恐懼萬分。有些人不幸患上絕症，備受折磨，痛苦之至，但卻仍然掙扎著追求生機；還有些生活貧困、三餐不繼的飢民，那怕已經餓得骨瘦如柴，朝不保夕，可是在死亡面前，他們未必甘心俯伏。可見死亡是一件多麼令人恐懼的事。而死亡之所以恐怖，正是因為死亡是樁極度難以承受的苦痛。
說到死苦，身體方面，人在臨終時，呼吸急促而困難，全身無力，眼睛翻白，嘴角抽搐，筋腱繃緊，關節漸硬，不能轉動，全身痙攣彎曲。此時，六根會逐一失去功能，眼睛看不見，耳朵聽不明，有話說不出，鼻子停止呼吸，身體失去觸覺，體溫消失，意識從模糊而到完全停止。依《正法念處經》卷六十七所載，在禪定中以天眼通觀察，於四大不調瀕臨死亡之際，全身痛不可當。
在精神方面，臨終時，不僅對六親眷屬留戀難捨，覺得一死便要和他們永遠訣別，實是放不下，而且又因為自己將要獨自走入一個陌生的未來，不知是一種怎樣的情境，這種因未知而恐懼的痛苦，沒有比臨終一剎那更加沉重和逼切了(註十一)。
(二)有關社群關係的苦
5.愛別離苦
現在談到人際關係引生的痛苦。所謂因緣際會，人際關係的建立，正是如此。天生而然的血緣關係，不消說是前世彼此所種業因的果報；其實後天使然的社會關係，一樣也是因緣，所謂有緣千里來相會者是。前世彼此相待，今世關係和諧，前世彼此得罪，今世關係難圓。
我們對於珍愛的人，捨不得分開，只希望天長地久地相守下去，甚至於短暫的離別，也感到難過。有一些做父母親的，女兒出嫁，明明是件喜事，他卻掉起眼淚來，就是捨不得自己所愛的人離開。
儘管有些人可以終生相守，形影不離，但到了壽命完盡時，還是不得不分手，何況能數十年朝夕與共的畢竟少之又少；或者為了時局，或者因為疾病，或者為了事業、學業等種種事由，便不斷的離合聚散。情愛愈深，分離時就愈苦。
6.怨憎會苦
感情融洽、相親相愛的人，希望長相廝守，一刻不離直到地老天荒，互相嫌棄的人，倒願終生碰不到頭。可惜世事難以盡如人意，常常出現的，卻是「相聚成冤家，不是冤家不聚頭」。比方明知這個東家刻薄，為了生活，又不得不繼續在他手下做事；同床異夢的夫妻，或為了名譽，或為了兒女，或為了事業、財產，而不得不在一個屋簷下朝夕相對；官場上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更是說不盡，幾個勾心鬥角的人在一起，彼此希望壓倒對方，巴不得對方早日垮台，而形格勢禁，見面時還得笑臉相迎，你吹我捧，如此豈能不苦？
(三)有關資生事物的苦
7.求不得苦
人生在世，於精神和物質兩方面必定有所需求，不知足的人需求多，知足的人需求會少些，如果不是離欲的聖者，那是絕對沒有辦法達到一無所求的地步。既然有所求，在這幾十年當中，一定會有很多求而不得的時刻，求而不得，這便產生痛苦。
一般世俗所熱心追求的，大概離不開名、利兩事。功成名就，當然志得意滿，但縱使得到了一時勝利的喜悅，卻無法永遠保留而成為終生的喜悅，因為人不可能一輩子只以一次成功為滿足，總之是有所求而永遠跳不出求而不得的框框。
除了求名之外，求利又如何？以做生意來說，商場得意，鈔票固然滾滾而來，不過做生意也有風險，一失敗，各種煩惱也就來了。別的不談，那些企圖投機以謀暴利的，一天到晚為高風險而提心吊膽，能不痛苦嗎？即使循正途經商致富，一帆風順，難道就會心滿意足嗎？須知人心難足，賺得多，又想賺得更多，這樣下去，也是永遠在追求裏過子啊！事實上，我們處心積慮累積的財富，根本不具任何保障。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佛法說財富是「五家所共」(註十二)，所謂王、賊、水、火、非愛子，即當權者的迫害、盜賊掠奪、天災肆虐、意外消耗，再加上敗家子的揮霍；人若是遇上這五家其中的一家，縱有萬貫家財，也是轉眼成空。
(四)歸納與總結
8.五蘊熾盛苦
有情眾生是色、受、想、行、識五蘊結合而成的生命。蘊是聚集的意思。五蘊，是說有五種同類相聚因素，結合成生命(註十三)。色，指的是所有物質與物質之作用，此作用類似物理學上所說的能。受，指的是一切觸對境界而升起之情緒反應，也就是通稱的感受。想，是指認是作用。行，指的是一切意志主導下的心理活動，如思考、辨析、抉擇等，凡不屬受、想所攝，皆屬行蘊。識，即精神活動的主體。第一課言及，宇宙是精神、物質的綜合運作，精神固然離不開物質而獨存，物質也要靠精神予以認識才有成立的可能，這個明了識別者，就是識。識不僅意識到物質，識本身的作用，即受、想、行，也是其意識的對象。如當我們在生氣、喜悅、思索、判斷時，我們自己知道自己在進行某項精神活動。識與其意識的對象，相依相恃而成立一切。
有情眾生無明之故，一切因緣和合、虛妄不實的境界，其識都要執著為實在的，而起愛染的意念。人之生而為人，就不能不愛著、關懷自己的身心及相對於自己的種種，而正因為一切不是固定不變的、而係隨順因緣而無常的，等到起了變化，那就一定有不遂己意的時候，上述七苦，也就是此一情境具體的分述。因此，人生之苦，終歸一句話，不外乎五蘊熱切之活動，此即五蘊熾盛苦。
我們若以「三苦」的意義來檢視八苦，可以發現，生、老、病、死、怨憎會，屬於「苦苦」；愛別離、求不得，屬於「壞苦」；五蘊熾盛，相當於「行苦」，即直指苦的核心—無常(註十四)。
4、 苦諦的認知及其價值
5、 也許有人感到疑惑，以佛陀的大慈大悲，為什麼
6、 要為眾生開示人生的種種痛苦，而且尚將這些痛苦分析得如此詳細透徹，這到底為的是什麼？生而為人，承受的痛苦已經夠多了，何必再雪上加霜？倒是應該突顯人生的幸福光明，呈現人間歡愉喜悅，甚至設法美化痛苦，這樣才能讓人感到無限溫暖與充滿希望。稚童之所以成日嬉鬧歡笑，就是因為一片天真，不識人間憂苦。佛陀何不以同樣的道理來粉飾太平？只要不去接露人間的醜惡，我們便可高枕無憂了。這種論調，無非是鴕鳥心態。事實卻是，不敢面對問題，如何解決問題？不承認有缺失，又如何改善缺失？
7、 揭露苦的真相，確認此一事實，首先便確立了修行解脫的可能。我們知道人生原是以苦為本之後，才會萌生出離苦海的念頭。如果渾渾噩噩地在苦海中漂浮遊盪，以苦為樂，那將永無出頭的一日。
再者，「知足長樂」，原係老生常談，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確認了世間五欲的不可迷戀，貪求愈多，痛苦愈深，自然可以建立知足的人生觀與培養知足的生活態度，不爭不鬥，心廣體胖，真正是不忮不求，知足長樂。
復次，確認世間是苦，不僅不會失去生存的勇氣，反而有助於我們培養堅忍不拔的毅力。試問：誰能不病、不老、不死？有誰能與六親眷屬永不分離？誰能終生沒有冤家？誰又能一生如意到老？我們只要認清苦的真相知道這一切無人能免，是生命的常態，自可以達觀的態度適應一切，包容一切，進而改善一切，哪裏還要長吁短歎、消極厭世？
3、 結論
在《法華經》卷二〈譬喻品〉中，將有情眾生所居三界比喻為失火的宅舍，處處不安，一切皆苦，然而眾生居住其間，非但不覺其苦，反而歡喜遊戲，不知出離，委實可嘆。佛陀慈愍眾生，宣說出離三界的方法。指陳生命是苦，確定此苦實有改善的必要，是為出世法的第一步。「三界無安，猶如火宅」，這是無法迴避也無須掩飾的事實。
人的一生，快樂實在太過短暫，稍縱即逝，部份人之多愁善感、傷春悲秋，其來有自；正因為快樂難得，更有些人乾脆就說及時行樂、今朝有酒今朝醉，與感傷主義者相反，倒成了庸俗的享樂主義者，只知向外追求，而不反躬自省。只不過欲望不除，向外追求，又何異飲鴆止渴！愛著必將變遷、必將朽壞的一切，到頭來必將陷入巨大的憂悲惱苦中，佛說眾生的眼淚多於海水，可不是嗎(註十五)？
佛教以無比的智慧，勘破這一切無常的世間，本來無常，即無須傷春悲秋了，一切無常，更無須沉迷陶醉、不可自拔了。佛教覺悟生命是苦的事實，勇於承擔此一事實，更有決心改善此一事實。生命是苦如此簡單的一句話，蘊藏了多少雄心壯志，值得消極的厭世者與庸俗的享樂者深思。

附註
【註一】《雜阿含經》卷二：「諸覺相是受受陰。何所覺？覺苦、覺樂、覺不苦不樂，是故名
       覺相是受受陰。」
【註二】如《雜阿含經》卷十七如是形容：「愚癡無聞凡夫，於此身生諸受，苦痛逼迫，或惱
       或死，憂悲稱怨，啼哭號呼，心亂發狂，長淪沒溺，無止息處。
【註三】如《大智度論》卷十九：「四聖諦苦，聖人知實是苦，愚夫謂之為樂。聖實可依，愚
       惑宜棄。是身實苦，以止大苦故，以小苦為樂。譬如應死之人得刑罰代命，甚大歡喜，
       罰實為苦，以代死故，謂之為樂。復次新苦為樂，故苦為苦。如初坐時樂，久則生苦。
       初行立臥亦樂，久亦為苦。屈申俯仰視眗喘息，苦常隨身。從初受胎出生至死，無有
       樂時。若汝以受媱欲為樂，媱病重故，求外女色，得之愈多，患至愈重。如患疥病，
       向火揩炙，當時小樂，大痛轉深。如是小樂亦是病因緣故有，非是實樂無病。」
【註四】愚癡凡夫眾生觸對這花花世界，但覺可愛可意可念，但在佛教的智慧裏，這一切無
       常變遷的事事物物，哪裏有留戀的必要呢？《雜阿含經》卷五說，五蘊和合的眾
       生，「如病、如廱、如刺、如殺」，苦而已耳；同經卷九說，花花世界，不過是「危脆
       敗壞」之別名，不可長保，不得長存。四無常偈說得極為透徹，這裏引《仁王護國般
       若波羅蜜多經》卷下所錄者為例，此乃佛陀傳述過去世某法師對某國王說的偈誦：「劫
       火洞然，大千俱壞，須彌巨海，磨滅無餘。梵釋天龍，諸有情等，尚皆殄滅，何況此
       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怨親逼迫，能與願違。愛欲結使，自作瘡疣，三界無安，
       國有何樂？有為不實，從因緣起，盛衰電轉，暫有即無。諸界趣生，隨業緣現，如影
       如響，一切皆空。識由業漂，乘四大起，無明愛縛，我我所生。識隨業遷，身即無主，
       應知國土，幻化亦然。」
【註五】《雜阿含經》卷十七：「佛告比丘：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諸行變易法故，說諸所
       有受，悉皆是苦。」
【註六】《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六：「生何因苦？眾苦所逼故，餘苦所依故。」
【註七】《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七十八：「生是一切苦安足處，苦之良因，故名生苦。」
【註八】《增一阿含經》卷十八載，舍利弗尊者於涅槃前勸勉諸比丘，便說：「變易之法，
       欲使不變易者，此事不然。須彌山王尚有無常之變，況復芥子之體，舍利弗比丘而
       免此患乎？如來金剛之身不久亦當取般涅槃，何況我身？然汝等，各修其法行，得盡
       苦際。」
【註九】《雜阿含經》卷五：「多聞聖弟子，於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知，如實知已，
       不生愛樂，見色是我是我所，彼色若變若異，心不隨轉惱苦生已，得不恐怖障礙顧念
       結戀，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名身苦患心不苦患。」
【註十】《正法念處經》卷五十八：「子於胎中，則受大苦，轉向兩脇，走避苦惱，母食冷熱，
       則受痛苦，無力無救，不能叫喚，沒屎尿中，受無量苦。」
       同上：「從胎出生，胎藏逼迫，猶如壓油，嬰兒出胎，欲墮逼迫，亦復如是，是為大苦。」
【註十一】《瑜伽師地論》卷六十一：「云何死苦？當知此苦亦由五相。一、離別所愛盛財寶
       故。二、離別所愛盛朋友故。三、離別所愛盛眷屬故。四、 離別所愛盛自身故。五、
       於命終時備受種種極重憂苦故。」
       《正法念處經》卷六十七：「臨命終時，心懷大怖，受大苦惱，恐捨此身，行於異處，
       捨離親族、知識、兄弟、妻子、財物，癡愛無智，愛結所縛，無有救護，無善法伴，
       唯獨一身。」
【註十二】《大智度論》卷十一：「富貴雖樂，一切無常，五家所共，令人心散，輕躁不定。」
【註十三】按世親論師所著《俱舍論》卷一、《辯中邊論》卷中的解釋，蘊的意義，主要即依
        性質不同者予以分類，性質相同者予以歸類。如色蘊，意即與精神不同而分為物質 
         一類，而種種不同的物質則歸諸一類，綜合說為色蘊。
【註十四】《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六：「所謂生苦乃至怨憎會苦能顯苦苦，順苦受法，苦
        自相義故。愛別離苦、求不得苦能顯壞苦，已得未得，順樂受法，壞自相義故。略
        攝一切五取蘊苦能顯行苦，不解脫二無常所隨，不安隱義故。」
【註十五】《雜阿含經》卷卅三：「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流淚甚多，
        非彼恒水及四大海。所以者何？汝等長夜喪失父母、兄弟、姊妹、宗親、知識，喪
        失錢財，為之流淚，甚多無量；汝等長夜棄於塚間，膿血流出，及生地獄、畜生、
        餓鬼。諸比丘，汝等從無始生死，長夜輪轉，其身血淚，甚多無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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